
� � � �《1949 中国影像志》新书发

布会日前在国家图书馆总馆举行。

《1949 中国影像志》用 300

余幅于 1949 年拍摄的珍贵照片，

辅以 40 余则照片的背景故事，从

国家、社会、人民三个维度，重现

了 75 年前的家国春秋， 既有记录

历史变迁的重大事件、 重要时刻，

也包括描绘时代风貌的经典场景、

精彩瞬间，还有反映民生变化的微

观视角、寻常事件。 这些影像勾勒

出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前后社会

变革的恢弘画卷，全景式展现了不

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中

国人精神面貌和生活的改变，传递

了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该书作者、中国新闻社资深编

辑李健分享到， 为了用影像记录

1949 这个重要年份， 全景式重现

75 年前的山河岁月， 致敬共和国

缔造者的伟大初心，搜集了十多万

张相关图像资料， 从中甄选 300

余张照片，精心构思，细致考证照

片的内容与时空信息， 最终成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原所长汪朝光表示，《1949 中国

影像志》呼应了史学和史家“左图

右史，以图证史” 的要求，为我们

认识新中国建立的意义并对其做

出历史的定位和阐释，提供了很好

的基础性史料。

路艳霞

� � � � 梅兰芳纪念馆近日重新开放，

旧居主体修缮完成。梅兰芳自订起

居时间表、 梅兰芳藏中外唱片目

录、四大名旦同台的堂会演出戏单

等首次展出。

作为重张重头戏，常设展《最

美奋 斗者———梅兰芳 艺术人 生

展》设 3 个展厅，展出近 200 幅图

片和 85 件（套）实物。 其中一份

反复修改的手稿，是 1954 年梅兰

芳撰写的 《劳动人民使我的艺术

创造有了新的生命———庆祝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

展厅里， 梅兰芳的集邮册、四

大名旦同台的堂会演出戏单、刊载

梅兰芳去世消息的剪报、1986 年

10 月 28 日梅兰芳纪念馆开馆消

息的剪报等文物文献首次展出。东

西厢房展厅还分别以“台前·舞台

形象”“幕后·艺术生活” 为主题，

将梅兰芳舞台上的形象和生活中

的意趣对应陈列。

西跨院是新开辟的展陈空间，

设置专题展 《梅苑丹青———纪念

梅兰芳诞辰 130 周年美术展》，34

件（套）展品以梅兰芳书画创作收

藏历程，展现其“戏画相融相生”

的创新精神。

梅兰芳纪念馆馆长李立中表

示，在修旧如旧基础上，纪念馆最

大程度保持了梅兰芳旧居的传统

风貌。 旧居东耳房以梅兰芳经典

唱段等音视频、黑胶唱机、胶片营

造视听空间， 西耳房通过电子穿

戴设备、 面部融合等多媒体互动

装置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

吸引更多观众走近梅派艺术，感

受传统魅力。

刘冕

贵州戏剧舞台：

旧锦出新样 黔韵放华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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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梅兰芳纪念馆重新开放

《1949 中国影像志》出版

图片新闻

� � � �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承

办的“丝路丹青———丝绸之路沿线壁画传摹展” 9 月 18 日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开幕，展出 20 余幅新疆、甘肃等地的壁画临摹作品。 展览将持续到 9 月 24 日。

新华 / 传真

� � � � 9 月 20 日至 22 日，第七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在甘肃省敦

煌市举行。博览会期间举办的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 建设成果展、交响丝

路·多彩华章———丝绸之路文化融合展、 匠心传承·创意绽放———非遗及文创

精品展、丝路丹青·敦煌映像———美术精品展、敦煌文化主题展等多项展览，集

中展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成果，彰显了丝路多元文化魅力，吸引了

众多嘉宾和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 / 传真

����今年以来，黔地一批经典舞台剧纷纷守正出新，旧锦

出新样：9 月 15 日，新版黔剧《秦娘美》在筑首演，致敬经

典，唱响“新” 声；《月照枫林渡》、第五版《七妹与蛇郎》

两部贵州经典花灯戏，分别于 9 月 9 日、5 月 20 日再现舞

台，老中青戏曲名角搭台唱戏，花灯新星得以通过“以演

代培” 的方式跃然台上；6 月 27 日，2024 升级版舞剧《天

蝉地傩》亮相，侗歌傩戏的文化碰撞再次焕新绽放，并先

后在广州、深圳、惠州、佛山、珠海、澳门 6 个城市主流剧

场演出 113 场，大湾区的上万名观众在这部舞剧中实现了

“贵州之旅” 。

黔剧《秦娘美》剧照。

花灯戏《月照枫林渡》剧照。花灯戏第五版《七妹与蛇郎》剧照。

� � � � 升 级 版 舞

剧《天蝉地傩》

剧照。

一

上述剧目在相应的剧种发展史上，

皆为里程碑式的存在。

《秦娘美》是黔剧的“立名” 之作。

黔剧姓“黔 ” ，以贵州简称“黔 ” 而命

名。 黔剧的由来，源于黔地的一次文化

自觉。 1952 年 10 月， 首都北京举行第

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来自全国

各地 37 个剧团、1600 多名演员济济一

堂，共演出 23 个剧种的 82 个剧目。 山

野之地的贵州缺席，周总理叮嘱说：“贵

州一定要搞一个地方剧种出来。 ” 1958

年，“文琴戏” 在贵州梆子、侗戏、布依

戏等贵州各地方戏中被选中，正式定名

为“黔剧” ，成为贵州的地方代表剧种，

同年贵阳市黔剧团成立（后更名为贵州

省黔剧演出团、贵州黔剧团和当下的贵

州省黔剧院），剧团以《秦娘美》作建团

首演。1960 年春，《秦娘美》剧组赴京演

出，“黔剧” 名号一举为天下知。 同年，

《秦娘美》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

曲艺术片， 在全国及东南亚国家放映，

与《刘三姐》《五朵金花》齐名。 黔剧由

此 “挂上号”“立得住”“传得开” ，成

为戏曲百花苑中的“一朵山花” 。 2008

年，黔剧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七妹与蛇郎》是贵州花灯剧院的

“立团” 之作。 花灯戏历史悠久，民间

有“灯从唐朝起，戏从宋朝兴” 之说 。

明初，花灯艺术随移民入黔，与贵州各

世居少数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实现

了贵州花灯戏的本土化演进， 逐渐形

成“东、西、南、北” 四路花灯。 贵州花

灯戏由地灯和灯夹戏发展衍变而来 ，

现已发展成为“生、旦、净、末、丑” 行

当齐备、“唱、念、做、打” 一应俱全的

戏剧艺术。 从古至今，乡村到城市，花

灯歌舞、花灯说唱、花灯戏曲在黔地具

有深厚而广泛的民间基础。1956 年，随

着贵州省花灯剧团 （贵州省花灯剧院

前身）成立，标志着我省的花灯戏从业

余走向专业，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场坝

走向剧场。 花灯剧团成立后，创排的第

一出花灯戏就是《七妹与蛇郎》。 2011

年国务院第三批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

公布，花灯戏在列，保护单位是贵州省

花灯剧团。

创排于 2003 年的贵州花灯戏《月

照枫林渡》，则是“一部戏挽救一个剧

种” 的典型。 贵州花灯戏自 1981 年在

京上演之后， 即步入 20 余年的蛰伏

期。 期间， 花灯剧院发展呈现青黄不

接、非遗传承举步维艰的局面。举全剧

院之力开排的《月照枫林渡》，一经演

出即扭转了局面： 主演邵志庆一举获

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该剧首演至今先

后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

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七项大奖 、第

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两项大奖、 第十

二届中国戏剧节剧目奖及优秀表演

奖、第十四届文华剧目奖、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第五届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原创戏曲电影、 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戏曲电影两项大奖等诸多

业内大奖。

2009 年首演的舞剧《天蝉地傩》，

既是中国舞剧精品之作， 更是贵州舞

台文艺作品巅峰之作。 该剧先后在北

上广等 10 余个大城市巡演，在贵阳驻

演累计 200 余场， 囊括了包括中国舞

蹈“荷花奖” 、文华奖在内的中国舞蹈

界国家级比赛全部奖项，并于 2010 年

获国家舞台精品艺术工程项目 ，2015

年再度入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创

作项目，2021 年获评中国文旅部 “百

年百部” 精品剧目。

二

《秦娘美》、《七妹与蛇郎》、《月照

枫林渡》、《天蝉地傩》各自立足于国家

级非遗 “黔剧” 、“花灯戏” 、“侗族大

歌” 及“傩戏” ，虽然剧种不尽相同，但

无不是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舞台呈现。

黔剧《秦娘美》改编自侗族民间故

事剧《珠郎娘美》。 珠郎与娘美的爱情

悲剧以叙事歌和侗戏等民间口传艺术

为载体， 广泛流传于贵州省黎平县、从

江县、榕江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

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湖南省通

道侗族自治县等侗语南部方言地区，原

作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侗

族戏师梁耀庭、梁少华根据贵州侗族聚

居地区流传的故事与民间叙事歌改编

而成。 《秦娘美》讲述青年男女珠郎与

娘美冲破“姑表婚” 旧俗相爱，又因地

主银宜迫害导致二人天人两隔，最终娘

美报仇雪恨的故事，有侗族版《梁山伯

与祝英台》之称。

花灯戏《七妹与蛇郎》取材于民间

故事：很久以前，蟒山深处张家庄的张

家小七妹，与蟒山捕蛇青年蛇郎相识、

相爱；“蛇郎” 将宝珠作为定情之物赠

送于七妹， 不料却被嫉妒贪婪的大姐

抢去， 蜂翁得知此事， 用计将宝珠夺

回，归还七妹；七妹与蛇郎破镜重圆 、

终成眷属。 花灯戏《月照枫林渡》以贵

州酒文化为背景， 讲述了二十世纪初

期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 女主人公刘

荷荷在被丈夫林玉儒冷漠对待、 误解

的情形下，十多年间仍苦心经营酒坊、

行善举， 该剧在宣传贵州酒文化的同

时，歌颂人间真情 ，彰显以和为贵、大

爱无疆的美德。

舞剧《天蝉地傩》连通贵州侗族大

歌和土家族地戏，剧名中的“蝉” ，源于

侗族大歌代表作《蝉之歌》，是“天籁之

音” 的象征，在剧中成了女主角的名字；

男主角“仓” 是身怀绝技的傩戏艺人，

傩戏又称地戏，讲究的是“戴上脸壳就

是神，放下脸壳就是人” ，“脸壳” 即傩

面。 天与地、“蝉” 与“仓” 由此相遇，一

段山水间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年轻的

土家族傩戏艺人“仓” ，在傩戏上有着

精湛的技艺， 但由于脸上的一块伤疤，

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在表演傩戏之余只

与自己雕刻的面具在一起孤独地生活。

经 常 观 看 他 傩 戏 表 演 的 侗 族 女 孩

“蝉 ” ，因为“仓” 的技艺逐渐爱上了

他，“仓” 的心扉由此打开。 但命运没有

眷顾他们，另一个青年“卯” 也爱上了

“蝉” 。 三人之间一场爱恨情仇的冲突

过后，风雪掩盖了一切，留下一个残缺

的面具，述说着关于人和神、爱情和生

命、真实和虚幻的秘密。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将鲜活

的贵州民族民间故事、元素进行转化运

用与提炼，继而成为地方性、民族性鲜

明的经典剧作。 上述 4 部剧自上演以

来， 被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活

态性保护的杰作。

三

经典在前， 不论复排还是升级，所

有的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 守正出新，

再造经典。

新版黔剧《秦娘美》试图让经典剧

目焕发新的生命力：结构上，将侗族民

族艺术元素和黔剧非遗剧种进行融合

嫁接；剧情上，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

上，用当今审美对人物语言、心理动机

进行创新刻画；舞美上，将传统戏曲韵

味与新的舞美科技手段相结合， 呈现

戏剧性、地域性 、民族性 、新颖性和观

赏性等艺术效果。 该剧的上演，是对古

老侗族民间传说和黔剧经典代表剧目

的一次创造性改编和创新性推广 ，让

老观众仍能醉心于原汁原味的传统剧

目， 新观众则能体验充满时代审美趣

味的新式黔剧， 在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和喜爱黔剧的同时， 也培养了黔剧的

青年后继人才。

在花灯戏第五版 《七妹与蛇郎》、

《月照枫林渡》的演出现场，老中青戏

曲名角搭台唱戏，既有师徒同台，又有

地方戏非遗传人演艺切磋，花灯新星得

以通过“以演代培” 的方式跃然台上，

已经有着三百年历史底蕴的花灯戏焕

新魅力，引起现代审美的共情共鸣。 两

部剧的复排复演，是继续深挖和整理贵

州花灯戏的优秀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

努力培养新一代花灯戏人才的开始，是

贵州省花灯剧院对贵州花灯戏传承发

展的文脉延续，也是对贵州花灯戏蓬勃

未来的美好期许。

舞剧 《天蝉地傩》 结合傩戏唱腔、

侗族大歌、西洋管弦乐、中国民乐等音

乐元素，融合传统傩戏、杂技与现代舞、

古典舞、贵州民族民间舞等，同时辅以

贵州少数民族风土人情、 风俗画面，既

有传统美学韵味又有时代色彩。 此外，

该剧吸收了街舞、国标舞等现代年轻观

众喜欢的表演形式， 让它离时代更近，

并保留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和特

色， 整部剧在不破坏故事线的前提下，

更可看、更紧致、更有力。

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贵州有“文

化千岛” 的美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

族、土家族等 18 个世居民族，孕育了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土壤” ———黔地各

剧种的经典剧目的根脉即在其中，生长

的枝叶、结出的花果，正是多彩贵州民

族文化家国情怀、道德观念、美学精神、

精神追求的体现。

一

上述剧目在相应的剧种发展史上，

皆为里程碑式的存在。

《秦娘美》是黔剧的“立名” 之作。

黔剧姓“黔 ” ，以贵州简称“黔 ” 而命

名。 黔剧的由来，源于黔地的一次文化

自觉。 1952 年 10 月， 首都北京举行第

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来自全国

各地 37 个剧团、1600 多名演员济济一

堂，共演出 23 个剧种的 82 个剧目。 山

野之地的贵州缺席，周总理叮嘱说：“贵

州一定要搞一个地方剧种出来。 ” 1958

年，“文琴戏” 在贵州梆子、侗戏、布依

戏等贵州各地方戏中被选中，正式定名

为“黔剧” ，成为贵州的地方代表剧种，

同年贵阳市黔剧团成立（后更名为贵州

省黔剧演出团、贵州黔剧团和当下的贵

州省黔剧院），剧团以《秦娘美》作建团

首演。1960 年春，《秦娘美》剧组赴京演

出，“黔剧” 名号一举为天下知。 同年，

《秦娘美》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

曲艺术片， 在全国及东南亚国家放映，

与《刘三姐》《五朵金花》齐名。 黔剧由

此 “挂上号”“立得住”“传得开” ，成

为戏曲百花苑中的“一朵山花” 。 2008

年，黔剧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七妹与蛇郎》是贵州花灯剧院的

“立团” 之作。 花灯戏历史悠久，民间

有“灯从唐朝起，戏从宋朝兴” 之说 。

明初，花灯艺术随移民入黔，与贵州各

世居少数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实现

了贵州花灯戏的本土化演进， 逐渐形

成“东、西、南、北” 四路花灯。 贵州花

灯戏由地灯和灯夹戏发展衍变而来 ，

现已发展成为“生、旦、净、末、丑” 行

当齐备、“唱、念、做、打” 一应俱全的

戏剧艺术。 从古至今，乡村到城市，花

灯歌舞、花灯说唱、花灯戏曲在黔地具

有深厚而广泛的民间基础。1956 年，随

着贵州省花灯剧团 （贵州省花灯剧院

前身）成立，标志着我省的花灯戏从业

余走向专业，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场坝

走向剧场。 花灯剧团成立后，创排的第

一出花灯戏就是《七妹与蛇郎》。 2011

年国务院第三批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

公布，花灯戏在列，保护单位是贵州省

花灯剧团。

创排于 2003 年的贵州花灯戏《月

照枫林渡》，则是“一部戏挽救一个剧

种” 的典型。 贵州花灯戏自 1981 年在

京上演之后， 即步入 20 余年的蛰伏

期。 期间， 花灯剧院发展呈现青黄不

接、非遗传承举步维艰的局面。举全剧

院之力开排的《月照枫林渡》，一经演

出即扭转了局面： 主演邵志庆一举获

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该剧首演至今先

后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

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七项大奖 、第

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两项大奖、 第十

二届中国戏剧节剧目奖及优秀表演

奖、第十四届文华剧目奖、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第五届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原创戏曲电影、 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戏曲电影两项大奖等诸多

业内大奖。

2009 年首演的舞剧《天蝉地傩》，

既是中国舞剧精品之作， 更是贵州舞

台文艺作品巅峰之作。 该剧先后在北

上广等 10 余个大城市巡演，在贵阳驻

演累计 200 余场， 囊括了包括中国舞

蹈“荷花奖” 、文华奖在内的中国舞蹈

界国家级比赛全部奖项，并于 2010 年

获国家舞台精品艺术工程项目 ，2015

年再度入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创

作项目，2021 年获评中国文旅部 “百

年百部” 精品剧目。

二

《秦娘美》、《七妹与蛇郎》、《月照

枫林渡》、《天蝉地傩》各自立足于国家

级非遗 “黔剧” 、“花灯戏” 、“侗族大

歌” 及“傩戏” ，虽然剧种不尽相同，但

无不是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舞台呈现。

黔剧《秦娘美》改编自侗族民间故

事剧《珠郎娘美》。 珠郎与娘美的爱情

悲剧以叙事歌和侗戏等民间口传艺术

为载体， 广泛流传于贵州省黎平县、从

江县、榕江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

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湖南省通

道侗族自治县等侗语南部方言地区，原

作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侗

族戏师梁耀庭、梁少华根据贵州侗族聚

居地区流传的故事与民间叙事歌改编

而成。 《秦娘美》讲述青年男女珠郎与

娘美冲破“姑表婚” 旧俗相爱，又因地

主银宜迫害导致二人天人两隔，最终娘

美报仇雪恨的故事，有侗族版《梁山伯

与祝英台》之称。

花灯戏《七妹与蛇郎》取材于民间

故事：很久以前，蟒山深处张家庄的张

家小七妹，与蟒山捕蛇青年蛇郎相识、

相爱；“蛇郎” 将宝珠作为定情之物赠

送于七妹， 不料却被嫉妒贪婪的大姐

抢去， 蜂翁得知此事， 用计将宝珠夺

回，归还七妹；七妹与蛇郎破镜重圆 、

终成眷属。 花灯戏《月照枫林渡》以贵

州酒文化为背景， 讲述了二十世纪初

期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 女主人公刘

荷荷在被丈夫林玉儒冷漠对待、 误解

的情形下，十多年间仍苦心经营酒坊、

行善举， 该剧在宣传贵州酒文化的同

时，歌颂人间真情 ，彰显以和为贵、大

爱无疆的美德。

舞剧《天蝉地傩》连通贵州侗族大

歌和土家族地戏，剧名中的“蝉” ，源于

侗族大歌代表作《蝉之歌》，是“天籁之

音” 的象征，在剧中成了女主角的名字；

男主角“仓” 是身怀绝技的傩戏艺人，

傩戏又称地戏，讲究的是“戴上脸壳就

是神，放下脸壳就是人” ，“脸壳” 即傩

面。 天与地、“蝉” 与“仓” 由此相遇，一

段山水间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年轻的

土家族傩戏艺人“仓” ，在傩戏上有着

精湛的技艺， 但由于脸上的一块伤疤，

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在表演傩戏之余只

与自己雕刻的面具在一起孤独地生活。

经 常 观 看 他 傩 戏 表 演 的 侗 族 女 孩

“蝉 ” ，因为“仓” 的技艺逐渐爱上了

他，“仓” 的心扉由此打开。 但命运没有

眷顾他们，另一个青年“卯” 也爱上了

“蝉” 。 三人之间一场爱恨情仇的冲突

过后，风雪掩盖了一切，留下一个残缺

的面具，述说着关于人和神、爱情和生

命、真实和虚幻的秘密。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将鲜活

的贵州民族民间故事、元素进行转化运

用与提炼，继而成为地方性、民族性鲜

明的经典剧作。 上述 4 部剧自上演以

来， 被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活

态性保护的杰作。

三

经典在前， 不论复排还是升级，所

有的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 守正出新，

再造经典。

新版黔剧《秦娘美》试图让经典剧

目焕发新的生命力：结构上，将侗族民

族艺术元素和黔剧非遗剧种进行融合

嫁接；剧情上，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

上，用当今审美对人物语言、心理动机

进行创新刻画；舞美上，将传统戏曲韵

味与新的舞美科技手段相结合， 呈现

戏剧性、地域性 、民族性 、新颖性和观

赏性等艺术效果。 该剧的上演，是对古

老侗族民间传说和黔剧经典代表剧目

的一次创造性改编和创新性推广 ，让

老观众仍能醉心于原汁原味的传统剧

目， 新观众则能体验充满时代审美趣

味的新式黔剧， 在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和喜爱黔剧的同时， 也培养了黔剧的

青年后继人才。

在花灯戏第五版 《七妹与蛇郎》、

《月照枫林渡》的演出现场，老中青戏

曲名角搭台唱戏，既有师徒同台，又有

地方戏非遗传人演艺切磋，花灯新星得

以通过“以演代培” 的方式跃然台上，

已经有着三百年历史底蕴的花灯戏焕

新魅力，引起现代审美的共情共鸣。 两

部剧的复排复演，是继续深挖和整理贵

州花灯戏的优秀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

努力培养新一代花灯戏人才的开始，是

贵州省花灯剧院对贵州花灯戏传承发

展的文脉延续，也是对贵州花灯戏蓬勃

未来的美好期许。

舞剧 《天蝉地傩》 结合傩戏唱腔、

侗族大歌、西洋管弦乐、中国民乐等音

乐元素，融合传统傩戏、杂技与现代舞、

古典舞、贵州民族民间舞等，同时辅以

贵州少数民族风土人情、 风俗画面，既

有传统美学韵味又有时代色彩。 此外，

该剧吸收了街舞、国标舞等现代年轻观

众喜欢的表演形式， 让它离时代更近，

并保留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和特

色， 整部剧在不破坏故事线的前提下，

更可看、更紧致、更有力。

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贵州有“文

化千岛” 的美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

族、土家族等 18 个世居民族，孕育了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土壤” ———黔地各

剧种的经典剧目的根脉即在其中，生长

的枝叶、结出的花果，正是多彩贵州民

族文化家国情怀、道德观念、美学精神、

精神追求的体现。

一

上述剧目在相应的剧种发展史上，

皆为里程碑式的存在。

《秦娘美》是黔剧的“立名” 之作。

黔剧姓“黔 ” ，以贵州简称“黔 ” 而命

名。 黔剧的由来，源于黔地的一次文化

自觉。 1952 年 10 月， 首都北京举行第

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来自全国

各地 37 个剧团、1600 多名演员济济一

堂，共演出 23 个剧种的 82 个剧目。 山

野之地的贵州缺席，周总理叮嘱说：“贵

州一定要搞一个地方剧种出来。 ” 1958

年，“文琴戏” 在贵州梆子、侗戏、布依

戏等贵州各地方戏中被选中，正式定名

为“黔剧” ，成为贵州的地方代表剧种，

同年贵阳市黔剧团成立（后更名为贵州

省黔剧演出团、贵州黔剧团和当下的贵

州省黔剧院），剧团以《秦娘美》作建团

首演。1960 年春，《秦娘美》剧组赴京演

出，“黔剧” 名号一举为天下知。 同年，

《秦娘美》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

曲艺术片， 在全国及东南亚国家放映，

与《刘三姐》《五朵金花》齐名。 黔剧由

此 “挂上号”“立得住”“传得开” ，成

为戏曲百花苑中的“一朵山花” 。 2008

年，黔剧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七妹与蛇郎》是贵州花灯剧院的

“立团” 之作。 花灯戏历史悠久，民间

有“灯从唐朝起，戏从宋朝兴” 之说 。

明初，花灯艺术随移民入黔，与贵州各

世居少数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实现

了贵州花灯戏的本土化演进， 逐渐形

成“东、西、南、北” 四路花灯。 贵州花

灯戏由地灯和灯夹戏发展衍变而来 ，

现已发展成为“生、旦、净、末、丑” 行

当齐备、“唱、念、做、打” 一应俱全的

戏剧艺术。 从古至今，乡村到城市，花

灯歌舞、花灯说唱、花灯戏曲在黔地具

有深厚而广泛的民间基础。1956 年，随

着贵州省花灯剧团 （贵州省花灯剧院

前身）成立，标志着我省的花灯戏从业

余走向专业，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场坝

走向剧场。 花灯剧团成立后，创排的第

一出花灯戏就是《七妹与蛇郎》。 2011

年国务院第三批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

公布，花灯戏在列，保护单位是贵州省

花灯剧团。

创排于 2003 年的贵州花灯戏《月

照枫林渡》，则是“一部戏挽救一个剧

种” 的典型。 贵州花灯戏自 1981 年在

京上演之后， 即步入 20 余年的蛰伏

期。 期间， 花灯剧院发展呈现青黄不

接、非遗传承举步维艰的局面。举全剧

院之力开排的《月照枫林渡》，一经演

出即扭转了局面： 主演邵志庆一举获

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该剧首演至今先

后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

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七项大奖 、第

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两项大奖、 第十

二届中国戏剧节剧目奖及优秀表演

奖、第十四届文华剧目奖、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第五届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原创戏曲电影、 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戏曲电影两项大奖等诸多

业内大奖。

2009 年首演的舞剧《天蝉地傩》，

既是中国舞剧精品之作， 更是贵州舞

台文艺作品巅峰之作。 该剧先后在北

上广等 10 余个大城市巡演，在贵阳驻

演累计 200 余场， 囊括了包括中国舞

蹈“荷花奖” 、文华奖在内的中国舞蹈

界国家级比赛全部奖项，并于 2010 年

获国家舞台精品艺术工程项目 ，2015

年再度入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创

作项目，2021 年获评中国文旅部 “百

年百部” 精品剧目。

二

《秦娘美》、《七妹与蛇郎》、《月照

枫林渡》、《天蝉地傩》各自立足于国家

级非遗 “黔剧” 、“花灯戏” 、“侗族大

歌” 及“傩戏” ，虽然剧种不尽相同，但

无不是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舞台呈现。

黔剧《秦娘美》改编自侗族民间故

事剧《珠郎娘美》。 珠郎与娘美的爱情

悲剧以叙事歌和侗戏等民间口传艺术

为载体， 广泛流传于贵州省黎平县、从

江县、榕江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

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湖南省通

道侗族自治县等侗语南部方言地区，原

作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侗

族戏师梁耀庭、梁少华根据贵州侗族聚

居地区流传的故事与民间叙事歌改编

而成。 《秦娘美》讲述青年男女珠郎与

娘美冲破“姑表婚” 旧俗相爱，又因地

主银宜迫害导致二人天人两隔，最终娘

美报仇雪恨的故事，有侗族版《梁山伯

与祝英台》之称。

花灯戏《七妹与蛇郎》取材于民间

故事：很久以前，蟒山深处张家庄的张

家小七妹，与蟒山捕蛇青年蛇郎相识、

相爱；“蛇郎” 将宝珠作为定情之物赠

送于七妹， 不料却被嫉妒贪婪的大姐

抢去， 蜂翁得知此事， 用计将宝珠夺

回，归还七妹；七妹与蛇郎破镜重圆 、

终成眷属。 花灯戏《月照枫林渡》以贵

州酒文化为背景， 讲述了二十世纪初

期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 女主人公刘

荷荷在被丈夫林玉儒冷漠对待、 误解

的情形下，十多年间仍苦心经营酒坊、

行善举， 该剧在宣传贵州酒文化的同

时，歌颂人间真情 ，彰显以和为贵、大

爱无疆的美德。

舞剧《天蝉地傩》连通贵州侗族大

歌和土家族地戏，剧名中的“蝉” ，源于

侗族大歌代表作《蝉之歌》，是“天籁之

音” 的象征，在剧中成了女主角的名字；

男主角“仓” 是身怀绝技的傩戏艺人，

傩戏又称地戏，讲究的是“戴上脸壳就

是神，放下脸壳就是人” ，“脸壳” 即傩

面。 天与地、“蝉” 与“仓” 由此相遇，一

段山水间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年轻的

土家族傩戏艺人“仓” ，在傩戏上有着

精湛的技艺， 但由于脸上的一块伤疤，

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在表演傩戏之余只

与自己雕刻的面具在一起孤独地生活。

经 常 观 看 他 傩 戏 表 演 的 侗 族 女 孩

“蝉 ” ，因为“仓” 的技艺逐渐爱上了

他，“仓” 的心扉由此打开。 但命运没有

眷顾他们，另一个青年“卯” 也爱上了

“蝉” 。 三人之间一场爱恨情仇的冲突

过后，风雪掩盖了一切，留下一个残缺

的面具，述说着关于人和神、爱情和生

命、真实和虚幻的秘密。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将鲜活

的贵州民族民间故事、元素进行转化运

用与提炼，继而成为地方性、民族性鲜

明的经典剧作。 上述 4 部剧自上演以

来， 被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活

态性保护的杰作。

三

经典在前， 不论复排还是升级，所

有的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 守正出新，

再造经典。

新版黔剧《秦娘美》试图让经典剧

目焕发新的生命力：结构上，将侗族民

族艺术元素和黔剧非遗剧种进行融合

嫁接；剧情上，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

上，用当今审美对人物语言、心理动机

进行创新刻画；舞美上，将传统戏曲韵

味与新的舞美科技手段相结合， 呈现

戏剧性、地域性 、民族性 、新颖性和观

赏性等艺术效果。 该剧的上演，是对古

老侗族民间传说和黔剧经典代表剧目

的一次创造性改编和创新性推广 ，让

老观众仍能醉心于原汁原味的传统剧

目， 新观众则能体验充满时代审美趣

味的新式黔剧， 在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和喜爱黔剧的同时， 也培养了黔剧的

青年后继人才。

在花灯戏第五版 《七妹与蛇郎》、

《月照枫林渡》的演出现场，老中青戏

曲名角搭台唱戏，既有师徒同台，又有

地方戏非遗传人演艺切磋，花灯新星得

以通过“以演代培” 的方式跃然台上，

已经有着三百年历史底蕴的花灯戏焕

新魅力，引起现代审美的共情共鸣。 两

部剧的复排复演，是继续深挖和整理贵

州花灯戏的优秀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

努力培养新一代花灯戏人才的开始，是

贵州省花灯剧院对贵州花灯戏传承发

展的文脉延续，也是对贵州花灯戏蓬勃

未来的美好期许。

舞剧 《天蝉地傩》 结合傩戏唱腔、

侗族大歌、西洋管弦乐、中国民乐等音

乐元素，融合传统傩戏、杂技与现代舞、

古典舞、贵州民族民间舞等，同时辅以

贵州少数民族风土人情、 风俗画面，既

有传统美学韵味又有时代色彩。 此外，

该剧吸收了街舞、国标舞等现代年轻观

众喜欢的表演形式， 让它离时代更近，

并保留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精华和特

色， 整部剧在不破坏故事线的前提下，

更可看、更紧致、更有力。

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贵州有“文

化千岛” 的美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

族、土家族等 18 个世居民族，孕育了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土壤” ———黔地各

剧种的经典剧目的根脉即在其中，生长

的枝叶、结出的花果，正是多彩贵州民

族文化家国情怀、道德观念、美学精神、

精神追求的体现。

一

上述剧目在相应的剧种发展史上，

皆为里程碑式的存在。

《秦娘美》是黔剧的“立名” 之作。

黔剧姓“黔 ” ，以贵州简称“黔 ” 而命

名。 黔剧的由来，源于黔地的一次文化

自觉。 1952 年 10 月， 首都北京举行第

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来自全国

各地 37 个剧团、1600 多名演员济济一

堂，共演出 23 个剧种的 82 个剧目。 山

野之地的贵州缺席，周总理叮嘱说：“贵

州一定要搞一个地方剧种出来。 ” 1958

年，“文琴戏” 在贵州梆子、侗戏、布依

戏等贵州各地方戏中被选中，正式定名

为“黔剧” ，成为贵州的地方代表剧种，

同年贵阳市黔剧团成立（后更名为贵州

省黔剧演出团、贵州黔剧团和当下的贵

州省黔剧院），剧团以《秦娘美》作建团

首演。1960 年春，《秦娘美》剧组赴京演

出，“黔剧” 名号一举为天下知。 同年，

《秦娘美》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

曲艺术片， 在全国及东南亚国家放映，

与《刘三姐》《五朵金花》齐名。 黔剧由

此 “挂上号”“立得住”“传得开” ，成

为戏曲百花苑中的“一朵山花” 。 2008

年，黔剧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七妹与蛇郎》是贵州花灯剧院的

“立团” 之作。 花灯戏历史悠久，民间

有“灯从唐朝起，戏从宋朝兴” 之说 。

明初，花灯艺术随移民入黔，与贵州各

世居少数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实现

了贵州花灯戏的本土化演进， 逐渐形

成“东、西、南、北” 四路花灯。 贵州花

灯戏由地灯和灯夹戏发展衍变而来 ，

现已发展成为“生、旦、净、末、丑” 行

当齐备、“唱、念、做、打” 一应俱全的

戏剧艺术。 从古至今，乡村到城市，花

灯歌舞、花灯说唱、花灯戏曲在黔地具

有深厚而广泛的民间基础。1956 年，随

着贵州省花灯剧团 （贵州省花灯剧院

前身）成立，标志着我省的花灯戏从业

余走向专业，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场坝

走向剧场。 花灯剧团成立后，创排的第

一出花灯戏就是《七妹与蛇郎》。 2011

年国务院第三批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

公布，花灯戏在列，保护单位是贵州省

花灯剧团。

创排于 2003 年的贵州花灯戏《月

照枫林渡》，则是“一部戏挽救一个剧

种” 的典型。 贵州花灯戏自 1981 年在

京上演之后， 即步入 20 余年的蛰伏

期。 期间， 花灯剧院发展呈现青黄不

接、非遗传承举步维艰的局面。举全剧

院之力开排的《月照枫林渡》，一经演

出即扭转了局面： 主演邵志庆一举获

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该剧首演至今先

后荣获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

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七项大奖 、第

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两项大奖、 第十

二届中国戏剧节剧目奖及优秀表演

奖、第十四届文华剧目奖、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第五届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原创戏曲电影、 中国戏曲

电影展优秀戏曲电影两项大奖等诸多

业内大奖。

2009 年首演的舞剧《天蝉地傩》，

既是中国舞剧精品之作， 更是贵州舞

台文艺作品巅峰之作。 该剧先后在北

上广等 10 余个大城市巡演，在贵阳驻

演累计 200 余场， 囊括了包括中国舞

蹈“荷花奖” 、文华奖在内的中国舞蹈

界国家级比赛全部奖项，并于 2010 年

获国家舞台精品艺术工程项目 ，2015

年再度入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创

作项目，2021 年获评中国文旅部 “百

年百部” 精品剧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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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仓” 的心扉由此打开。 但命运没有

眷顾他们，另一个青年“卯” 也爱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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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土壤” ———黔地各

剧种的经典剧目的根脉即在其中，生长

的枝叶、结出的花果，正是多彩贵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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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庆将至，大型实景苗族歌舞诗剧《仰欧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雷山县大塘镇仰欧桑剧场精彩上演。 歌舞剧通过全息投影、灯光、舞美、大

型装置等实景布景，将苗族节日、习俗、服饰等民族元素搬上舞台，为观众呈上

一台文化盛宴。 “仰欧桑” 是苗语译音，“仰” 是姑娘之意，“欧桑” 是清水之

意，意为清水姑娘，有冰清玉洁的含义。《仰欧桑》是流传在贵州黔东南一带的

古代叙事长诗，被誉为苗族“最美丽的歌” 。

新华 / 传真


